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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旧体诗

坐下来，赶紧拆快递。
我用极其熟练极其快速的动作

撕掉所有书的包装，塑料袋，腰封，
一连拆了几十本，风风火火然后精
疲力尽，拆快递是体力活与技术活，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最绝的包裹缠绕
法是怎样的，它的厚度，包装复杂
度，使用的材料，都体现了想要保护
好书本的良苦用心。

除了将书籍用信封包好，还要
缠绕一层报纸或别的纸，在别的纸
上面又要缠绕大量的透明胶，胶得
严严实实，透明胶上面又用一个泡
沫材料的白色书袋包好，包好再套
上纸盒或者快递袋子，前后拆完，大
多要使用到剪刀，或者刀片，否则你
压根弄不开它，那么厚的胶带根本
撕不烂。至于稍微薄一些的，你可以
用力扯开，或用技巧弄开，而我在情
急又没有剪刀的情形下甚至用牙齿
去咬口子，这确实有些粗鲁。

有一回我妹站在我跟前像看怪
物那样全程观看了我拆那一箱书。
当我把书全部拆好，也不管地上的
一地垃圾纸，就坐在那儿，满足地打
开书本。

她说你刚刚真的很像野兽，但
现在居然又很文明。

我想这个词语应该是准确的，
但这种野蛮并不给他人带来伤害。
只是看上去有些不太秀气和淑女。

每次拆完一些书，地上都

会堆积大量的塑料纸和透明胶带，
以及撕破的废纸盒废袋子，它们很
难被抓成一小团，所以就夸张地铺
在地上，到处都是。当我把我的那些
书清理好，大致地看一下，清点一
下，才会停下来，坐在那堆垃圾面前
满足地查看我的精神食粮。

我觉得刚刚从开始到结束就只
呼吸了一次，比较长的一口气，就一
口气完成，然后换气，坐下，开始一
本本浏览。

一般五分钟之后我能知道自己
最喜欢的书是哪些，马上要看的是
哪些，可能要读两遍的有哪些，留着
放在以后慢慢看的有哪些，以及不
想看的有哪些。然后迅速分成几垛。
然后收拾垃圾。

拆快递是件很兴奋的事情，因
为充满期待，因为买来的都是想买
的，至少在打开之前这种期待和好
奇没有变。但拆这个东西也是件有
些烦躁的事情。因为撕扯一层层的
包装也需要时间。拿到东西，找到口
子，也就是箱子和袋子的封口。用剪
刀剪开，也可以胡乱剪，剪一层两
层，或者一剪子下去直接减掉好几
层包装，这都随你的心情，不过我有
一回剪开包装袋之后把衣服拿出
来，发现将衣服剪了个口子。下手太
重了，没有把握好包装袋的厚度，有
些东西应该一层层打开，有些就不
需要了。

我巴不得买的东西拿到手上马上就
可以用，因为有时候拆到有些不耐
烦，买了一个化妆品，前前后后拆了
七八次塑料纸，薄膜纸，还有泡泡
纸，各种各样的，缠绕着，就像穷苦
人用一层一层的布包裹他苦心积攒
的那些钱，当你把所有的包裹纸盒
包装都拆开，就发现那个小小的瓶
子安稳可爱地保护在里面。

很小，很精致，玻璃的，很容易
碎，所以要精心包裹，包裹的材料体
积是化妆品瓶子的几倍大。

但遇到另一种极端的，里面不
是玻璃瓶子，也不易碎，但外面也包
了无数层，真是浪费啊，而且塑料太
多了污染环境。

有一回我一并在网上买了许多
东西，将快递拿回家放地上慢慢拆，
直到精疲力尽，那种喜悦慢慢减少，
然后将东西放好，坐在那儿，买东西
真的太方便了，花钱太方便了，除了
拆快递还算个小小的运动，其他的
事情都只要动动手指头。

因为拆的快递够多了，我很有
自己的方法，也在想着，将来是否有
更加先进的给人偷懒的科技便利出
现，那个时候会怎样。我拆完一堆快
递踏过那些快递盒子，把大的挡路
的用脚移开，挽着袖子，去卫生间洗
手。这是太平常的事情了。

乡下的姨妈爱养鸡，一养就是十来只。
其中有一只公鸡（俗称叫鸡）是五年前从集
市上买回来的。刚买来时只是一个二三两重
的小鸡仔，在姨妈的精心喂养下，如今早已
成了一个八九斤重的“鸡王”。说起鸡王，有
点传奇，值得点赞。

鸡王是位“大帅哥”。它骨而粗，腿而长，
体而壮，形象有点酷。头上那顶红红的冠子，
像朵盛开的鸡冠花；一身五颜六色的羽毛，
像道雨后的彩虹；金黄色的两只腿，再加上
高高翘起的大尾巴，更是显得雄性十足，帅
气有余。隔壁的满伢子生了个七斤重的胖小
子，要去岳家报喜。按照当地风俗，报喜时一
定要送上一只大叫鸡。他看上了姨妈家的这
只鸡王，愿意以重金买下或用几只大鸡婆兑
换，软磨硬泡，好话说尽，都被姨妈婉拒了。

鸡王是位“坚强哥”。它命大福大，有顽
强的生命力。三次黄鼠狼的偷袭、两次鸡瘟、
一场禽流感，九九八十一难，同伴们一个
个早已命赴黄泉，唯独鸡王大难不死。不
愧为是名副其实的“鸡坚强”。

鸡王是位“守时哥”。它时间观念强。
每天凌晨十二点和四点半，它会准时扯起嗓
子“咯咯咯——咯”地为你打鸣报时。打鸣时，
它将声调拉得好高好长，隔几条垅都听得到。
第一次打鸣时好像在告诉人们，“快安心睡觉
啰！”而第二次打鸣时，则像是在提醒大家“快
天亮啰，快起床啰。”姨妈家没有手表，只有一
个用了几十年的闹钟，还时常闹罢工。多亏了
鸡王的尽职尽责，才没有误过什么事。

鸡王是位“仗义哥”。重江湖、讲义气，为
朋友不惜两肋插刀。它是鸡群中的“大哥
大”。护好院、保平安是它的职责。在觅食时，
它总是眼观八面、耳听四方，随时保持高度

警觉，生怕有半点闪失。一次觅食时，鸡群中
突然爆发一阵骚动，只见一条小黄狗扑向鸡
群，咬住了一只母鸡的屁股。说时迟，那时
快，鸡王双翅一展，老鹰扑食般飞到了小黄
狗背上，两只利爪死死钳住狗背后，操起那
把尖嘴，朝狗的后脑勺狠狠地啄去。再使劲
一提，一撮带血的狗毛被拔了出来，小黄狗
痛得汪汪大叫，丢下母鸡一溜烟跑掉了。

鸡王是位“浪漫哥”，它脑瓜子灵，鬼主
意多，勾引异性，玩点浪漫有一套。发现有
玉米、谷子、虫子等食物后，它不会急于吃
掉，而是两只脚不停地刨地，用喙不停地在
地上发出“笃笃笃”的声音呼唤异性。待不
知是陷阱的母鸡们赶到时，它 会 一 个 360
度大旋转，出其不意地跳到其中的一只母
鸡的背上，拍打着几下翅膀，过后还会扯开
喉 咙 大 叫 一 声“ 是 它 是 它 —— 你 怪 哒 我

啊！”干了“坏事”不认账，还要“嫁
祸于人！”这也许是鸡王不为人知
的另一面吧。

天放晴了，大家也都忙开了。种地、栽
菜、挖塘、修渠……母亲年老了，很有些心余
力绌。她刚扛上锄头又自己捶捶背，扶扶腰，
终于轻轻地放下，我见状便接过了锄头，叫
她歇着。

可她就是不肯，一会儿又到了菜园。挎
了个篮子。我问她干什么，答曰：摘菜回家做
腌菜。腌菜？我想起来了，每当初春到来时，
地里有些菜开始疯长，过不了几天就都老
了。农民伯伯种菜挺不容易，刨地、撒种、浇
水、施肥、治虫……每个环节都浸透了汗水。
为了不至于让菜老了浪费，他们想出来办
法：趁着嫩小做成腌菜，晒干了先储存起来
以后再吃。

母亲扛着一篮篮水灵灵的小菜回去了。
小菜中有：萝卜、白菜苔、甘蓝、包菜……她
将菜放在清水里洗干净，然后一手握着菜，
一手拿着锋利的菜刀，嚯嚯地在砧板上剁起
来，就像杀猪宰羊的架势。不久她额头上冒
出了汗，只得拿手帕擦拭干净，接着撸起袖
子加油干。有时母亲会饶有兴趣地哼唱起歌
谣来，什么《洪湖水浪打浪》《在希望的田野
上》……我问母亲累吗，她摇摇头，说一唱歌
就忘记累了。艰苦的岁月中她就是如此来乐
观坚强地面对生活，这极力影响了我们儿女
的成长。

终于她大功告成，把一棵棵小菜都切碎
了也剁细了。她长舒一口气，直起腰，揉一
揉，接着用脚盆盛着菜端着倒到了摊开的席
子上。她再用一个竹耙子将菜耙开，就如同
一天的星斗掉到了席子上。小时候的母亲经
常笑着对我说：“快来捡星星咯……”我们蹦

跳着出门一看问星星在哪？母亲指着那些碎
碎点点的菜称：“这不是吗？”我们都笑了。之
后，她又用手将菜撒布均匀，意思是多采太
阳光好去水分。她是那样细心又耐心，很快
水分就被暖烘烘的太阳蒸发掉了。

她把菜又合拢了，堆放到脚盆里。撒上
些盐，接着一顿揉搓，让盐分充分渗透进
菜里面。她不放心，皱皱眉头，捡一点放口
中，亲自尝尝咸淡如何。只见她点点头，满
意地舒展开眉头了。第二天继续晒……只
要 天 气 好 ，晒 三 五 个 日 头 菜 就 可 以 晒 干
了。晒干的腌菜就像碎银子，真是难得的好
宝贝，母亲双手捧起看了看，觉得是收藏的
时候了。

收藏也是有讲究的。她先用塑料薄膜袋
子将晒好的腌菜全都分装了进去。拿细绳子
打好结，塞进了一个大圆鼓鼓的坛子里。用
一张报纸垫着，再捡两块大的石灰压在报纸
上，用薄膜将坛子口封严实了，盖上盖儿。说
这样就可以避免受潮了。要知道，江南雨多，
如果腌菜不小心受点潮就会发霉，那就全糟
践了，坏了。母亲的这个办法很是管用。多年
来做腌菜都被她完好地储存着。附近的邻居
有时也过来讨教经验，她都毫无保留地传
授。有时还会送给他们一点，客人笑得合不
拢嘴。

夏季双抢农忙时节，经常一家人急急忙
忙地出去干活，到了月亮出山才回家。回到
家，母亲还得做饭，她将坛子里的腌菜拿出
来，或取点萝卜皮用热水泡一阵，切点肉，再
放锅中一炒，很快一道美味佳肴就做成了。
吃着、嚼着，满口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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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往事

悠悠回乡路
郭茂媛

母亲过
世 后 送 回 老 家 安

葬。后来，无论清明节刮
风下雨都会回去。春节，也有

去拜地年。七月半，会去烧纸钱。
国庆中秋节，会去帮姐姐摘茶籽挖红

薯。
并不是我多有孝心，多重姐妹情谊，而

是现在回老家比原来方便太多、快太多。
记得八十年代初在湘潭市一中读书，每年

的寒暑假坐什么车回家，都会让二哥大伤脑筋。
首先是想方设法打听，看哪个有车的老乡回去，打
听到了，哪怕平日鲜有联系，二哥也会把他大学老
师的面子放一边，去请求人家让我坐他（她）的便
车。实在没便车，二哥便会亲自送我去长途汽车站，
看着我上车 ，然后和我左右前后座位的人搭讪，拜
托人家照顾我，临要下车了还回过头来叮嘱我停车
吃饭时，要跟着左右前后的人走，在县城转车时一
定要看清楚车后再上车。车上的人都说，少见这
么疼妹妹的哥哥。

我自己更怵车上那七八个小时。何况车
况、路况都不怎么样，摇晃颠簸是自然不过

的事，到下车，骨头都要散架了似的。若
是受了寒，那就更糟糕，十有八九得晕

车。如果不是坐窗子边上的位置，
就得跟人说好话换座位。

结婚后，老公家是茶陵
的 ，老 公 的 哥 哥 又 有 车

子，回老家便没那么
麻烦了。每次去炎

陵，大伯子都
会开车送

我

们。有一年的清明，大伯子
的车子坏了，借了朋友的
越野车送我们。不知道
是 因 为 暴 雨 过 后 路
滑，还是不熟悉朋友
的车子，在离姐姐家

不远的一个坡上，大伯
子方向盘打重了一点，右

边前面的轮子一下就滑出了路
面。我们很小心的从左边下了车，然后到姐

姐家里拿了木棍扁担砖头什么的，又是垫又是撬，
弄了个把钟头才把前轮送回路面。事后想起，背上
还冒冷汗。

衡炎高速通车后，回老家方便了很多。早上去
红旗广场的汽车站坐往炎陵的快巴，三个钟头就到
了县城。下车后，赶得巧的话，马上就能坐上经过姐
姐家村子的小巴，又四十分钟后，就坐在姐姐家的
四方桌上吃姐姐用柴火灶煮的饭菜了。整个行程，
还不到五个小时，比原来省了好多时间。平平坦坦
的高速公路，加上车子宽敞又有空调，冷不着热不
着，舒服得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三个小时车程，感觉
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那恐怖的晕车，再没有出现
过。

前年，同学彩霞的儿子阿勇盘了一辆跑老家到
株洲的大巴，早上八点半从老家出发，十二点多就
到了株洲，下午两点半从株洲返回，不到七点就可
以站在姐姐家的晒坪里玩了。我可以在家里吃了中
饭，到姐姐家吃晚饭；或者反过来，在姐姐家吃早
饭，回到家里吃中饭。就跟小时候走亲戚一样，如果
路途远一些，就可以头天去第二天回。因为交通更
方便了，所以姐姐总打电话要我去她家里，清明刚
过就约中秋节，中秋还在她家山上摘茶籽呢，又约
春节。我还常托阿勇带东西回去，另一个同学珍也
常托阿勇带东西给我，土鸡啦、土鸡蛋啦、糍粑啦。

彩霞原来是个病壳子，三天两头要吃药，家里
穷得叮当响，以至于阿勇高中毕业就去广州打工。
好在阿勇是个有上进心能吃苦肯拼搏的好青年，在
广州打了几年工，就存了一笔钱。正巧跑株洲线路
的大巴老板不想跑了，要连车连线路牌照一起转
让。阿勇得到消息后，就说他要盘下来，要自己当老
板。只是三十万不是笔小数字，彩霞把能借的亲戚
朋友都借到了，也没有凑够。后来还是有高人指点，
去农业银行申请“服务三农”的专项货款，才把车子
盘下来。现在彩霞享儿子福了，四十多岁就不要下
田做事，穿着打扮精气神，一点都不比我这个所谓
的城里人差。早两天，彩霞还在微信群里说想去旅

游。我回她：你先陪我把炎帝陵神农谷梨树州游
了，可好？彩霞回我：好啊好啊，我要阿勇给我

们包辆车子，一天去一个地方。
呵呵，我的故乡，我愿意常常
回去看你。

九子潭
黄德胜

九子潭是金鹅峰中唯一的一口深潭。
可能有人疑惑，金鹅峰只有一口潭，为什么叫九

子潭呢？叫金鹅潭不更好些！
金鹅峰上了年纪的人说：听过了世的老辈人还

在世的时候说，原来该潭叫金鹅潭，是后来才叫的九
子潭。很久很久以前，一只金鹅游在金鹅潭里，映得
潭水金光闪闪，耀人眼目。一个汉子看见，对金鹅动
了心，跳进潭里，向金鹅游去，金鹅四处逃窜，汉子紧
追不舍，弄得精疲力尽，虽然捉到了金鹅，但随之沉
入潭底而丧了命。此后，一个汉子……又此后，又一
个汉子……一共有九个汉子魂断金鹅潭，所以叫九
子潭。

金鹅峰绿翠堆叠，峰顶部悬崖峭壁突兀，如鹅引
颈向天鸣叫。鹅背上的九子潭被乔木灌木镶上绿边，
深邃的潭水蓝幽幽的，旖旎而带几许神秘。其峰其潭
之景色被俊青渲染成一篇优美的文章，登载于一家省
级杂志。

俊青很有天分，又勤奋好学，父母节衣缩食地供
他上学，使他成为第一个走出金鹅峰的大学生。去学
校那天，父老乡亲们用鞭炮、锣鼓热热闹闹地把他送
出大山。俊青凭着自己优秀的学业，出了校门就在市
里某某局工作，又凭着自已的聪明与才干，十余年时
间，就坐上了副局长的宝座。

俊青的前途无量。熟悉俊青的人都这么说。可是，
一个夏花绚烂的季节，俊青东窗事发。

昔日金鹅峰的乡亲们用鞭炮锣鼓送出俊青的山
道，早已拓宽并用水泥硬化通车。俊青曾多次开着自
己的小车，载着妻子洪艳和儿子风风光光地驶入金鹅
峰；而这天晚上，别人用车偷偷地把他送至老家门口。
父母闻得车声，见到车灯光柱，慌忙赶了出来，只见那
小车已掉头，倾刻消失在黑夜里。

走进家里，俊青一脸的憔悴，父母不知所措。过了
一会，父亲叫他坐，母亲端来茶，问吃了晚饭没，俊青
说：不想吃。

母亲还是弄饭菜去了，父亲急急地问：有咋个事
哩？

俊青说：我贪污受贿了，纪检监察部门可能要留
置我。

父亲说：那你坦白交待，把钱交出去，争取宽大处

理呀！
俊青说：这事没有这么简单，我若坦白交待会牵

涉到其他人。
父亲不懂官场上的事，也不理解这事的复杂，有

如喉咙里的痒，他抓不着。于是问：这事洪艳晓得不？
俊青说：她还不晓得。这事有点突然，别人得到音

讯就把车都替我准备好了，催我到老家避避，并要我
暂时别告诉她。

母亲把饭菜端上桌，俊青勉强吃了几口就吃不下
了。三个人无可奈何地坐在桌边，东一句西一句地围
绕这事拉着话，又无计可施。

过了好久，俊青对父母亲说：“我们休息吧。”
他不忍心父母跟着他受煎熬，来到了自己的住室

里。可父母哪睡得下呢，门缝里听听，窗户里瞧瞧。儿
子关了灯，烟火明明灭灭的，手机时不时响起。第二天
到屋里一看，一地的烟头。

在父母忙早餐的当儿，俊青溜出了屋子，当他
们把早餐做好，不见了儿子，呼手机，回复：你所呼
叫的号码已关机。于是，到处寻找。后在九子潭边发
现足迹，在九子潭里捞出了俊青的尸体。虽然处在
温暖时节，九子潭底的水也不是很冷，可俊青的身
子格外的僵硬，平时那张看上去平静而安祥的脸，
惊恐异常。

这天下午，纪检监察部门的小车开到了俊青的
老家，纪检监察员寻到了俊青，可他已到了另一个世
界。俊青父母虽然悲痛若绝，还得配合纪检监察员的
调查。人都没了，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两位老人
知道的很有限。听了老人的叙述，纪检监察员急于寻
找俊青的手机。于是，从俊青的老家到九子潭翻了个
遍，只在俊青的住室找到两封简短的信，一封给父
母，一封给妻儿，信中只有致歉的话，手机残骸都没
找着。

案子陷入僵局。俊青的死留下许多疑点。案情分
析会上，有人推测，俊青是遭到了威胁，受到了恫吓，
不知什么人物令他到了不得不死的地步，所以才寻了
短见。当然，这只能是推测，年纪轻轻的俊青已作了古
人，无法从他的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不晓得九子潭今后还会不会再改名，现在加上俊
青，已经有十条汉子把命丢在这潭里啦！

腌 菜
罗剑镔

鸡王的故事
晏伯承

烟火人生

“脱贫攻坚”组诗
邓金龙

龙潭山村光伏发电站
不占丘林不占田，晶膜净洁架村前。
山深纵是人难到，天日辉光照不偏。

马焱明

今日看平山
昔日茅棚遮雨阳，今朝尽是画楼房。
花萦宽路轻车驶，绿满群枝白鹭翔。
户户家家盈笑语，山山水水焕金光。
人勤换取丰收景，科技赢来秀美庄。

唐祖煜

攻坚脱贫
脱贫战略在今年，聚力凝心共克艰。
未雨绸缪蒙党惠，神州史上著新篇。

邹利辉

产业扶贫
栽梅植柚喜成林，坐爱莲池点点青。
湿地畦田虾蟹好，扶贫产业顺时兴。

曹延厚

闻访官塘村半载建成扶贫产业园（新韵）
昔日萋萋野草蔓，园区崛起换新颜。
欣欣梅柚争春色，小小猪羊闹栅栏。
半载辛勤成硕果，一村欢笑动群山。
雁群展翅缘头雁，无限风光次第看。

谢良

脱贫奔小康
建党初心始践行，中华崛起为民生。
穷乡发展推同胜，僻壤繁荣促共成。
解困不曾留死角，扶贫何处有虚名。
康庄大道曙光近，两个百年齐步迎。

龙正泉

咏“扶贫工作队员”
扶贫路上雨稀稀，润了心田湿了衣。
使命临肩无懈怠，辛劳化作彩云飞。

胡解旗

赞扶贫工作队（新韵）
济困不遗人，帮扶进组村。
治贫先治志，交友早交心。
科技入农户，电商卖远门。
穷乡成沃土，共富小康行。

文静

脱贫攻坚
扶贫干部入穷乡，专为黎民解困忙。
决策农商兼利用，遥辞旧路赴康庄。

张永跟

赞扶贫干部
扶贫帮困几多年，活力全开责在肩。
含笑春风能化雨，山林润透沁心田。

唐星原

赠市场监管局扶贫队员
扶贫结对到官塘，一片初心情满腔。
地里田头勤指点，攻坚路上写辉煌。

曹学良

龙凤帮扶
肩挑使命满怀情，越岭翻山忙走亲。
最喜干群鱼近水，一扶精气二扶贫。

刘杰能

老村长
攻坚决战年，重任压双肩。
家事需推后，扶贫且率先。
池塘繁赤鲤，鸡鸭养崇巅。
倾助二穷户，全村一手牵。


